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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石窟名列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
西南 20 公里的龙山之巅，开凿于元太宗六年(1234)，是由全真道士
披云子宋德芳主持营建的道教石窟。龙山石窟雕像风格粗犷，刀法
简洁，且造像题材皆为道教诸神和玄门列祖，是十分罕见的道教石
窟、研究道教石窟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龙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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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国保””背后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3232））

龙山石窟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中国现
存规模最大、题材最纯粹的道教石窟群。它开凿于蒙元时
期，主创者为全真道士披云子宋德芳。金末元初，全真教
在丘处机等人推动下臻于鼎盛，并获蒙古皇室尊崇。宋德
芳秉承师志，于 1234 年至 1239 年间主持营建了这一道教
圣地。

这一历史背景使龙山石窟成为研究元代道教史、神祇

体系，以及政教关系的“活化石”。在中国石窟艺术谱系
中，佛教题材长期占据主流，龙山石窟则以纯粹的道教内
涵与完整体系，填补了关键空白，其存在本身即具备不可
替代的宗教与历史价值。

龙山石窟有九窟，其中第九窟曾因倒塌被掩埋，后
1996 年被发现。这些洞窟依山层叠而建，规模虽不及某
些佛教巨构，但雕刻技艺精湛，人物气韵生动，弥漫着浓郁
的道教意境。

核心洞窟，各具神韵：
第一、二、三窟：分别为虚皇龛、三清龛（三清洞）与卧

如龛（卧龙龛），供奉道教最高神祇——元始天尊、灵宝天
尊与道德天尊。造像庄重肃穆，衣纹流畅飘逸，尽显至尊
神灵的威仪与超然。

第六窟：辩道龛，内容丰富，除主尊外，两侧刻有宋德
芳及其弟子立像，为研究全真教祖师传承提供了珍贵的实
物资料。

第七窟：七真龛，窟内正中为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两
侧恭立其七大弟子，即“全真七子”（包 括 长 春 真 人 丘 处
机）。人物形象写实，神态各异，或肃穆或谦和，生动再现
了全真教开创时期的核心团体，历史与艺术价值卓著。

龙山石窟的造像风格，既承续唐宋以来汉地雕刻的写
实传统，又隐约融入元代北方的刚健之风，是元代雕塑艺
术的杰出典范。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一次野外考察
中，偶然发现了湮没于荒草之间的石窟群。他在《中国文
化史迹》中首次向世界披露这一重要遗存，震动学界。然
而在战乱年代，石窟饱受自然与人为侵害，直至新中国成
立后，石窟才迎来系统性的保护。

20 世纪 90 年代，工作人员发现石窟周遭岩体出现裂
缝，渗入的水汽导致石刻表面盐分析出，造像面临粉化危
险。文物专家创造性采用“微创修复”技术——以细如针
尖的工具清理盐垢，再以特制加固剂渗透处理。为解决岩
体内部积水问题，工程师于石窟顶部开凿隐蔽导水渠，根
除隐患而不损文物原貌。

龙山石窟的保护，是一项融合人的坚守、科技赋能与
代际传承的系统工程。一代代文保工作者日复一日地巡
查、环境清理与病害监测，织就了最基础而坚实的防护网
络。与此同时，科技手段正日益成为守护利器：三维激光
扫描等技术建立起高精度数字档案，既用于监测石窟的细
微变化，也为研究与修复留存永久的科学依据。而这项事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专业人才的有序传承——越来
越多具备考古、文保等专业背景的年轻力量加入，将前沿
知识与田野实践相融合，确保文明守护的使命薪火相传。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山石窟的价值早已超
越宗教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然而，历经
近 800年风雨侵蚀，石窟仍面临石刻风化、岩体裂隙、雨水
渗漏等严峻挑战。保护工作，无异于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与众多处于自然环境中的石质文物相似，龙山石窟的
病害是系统性的。近年来，文物保护已从早期的抢险加
固，转向科学、系统的预防性保护。通过持续监测，文物部
门掌握了石窟区的温湿度、风速等关键环境数据，为精准
保护提供支撑。针对岩体稳定性和水害两大核心难题，工
作人员实施了岩体锚固、裂隙灌浆与排水系统修建等一系
列工程，竭力延缓石窟的老化进程。

文物保护工作往往琐碎而漫长。保护人员须如医生
对待病患般，耐心诊断每一处病害根源，继而采取“微创”
干预，既求治理有效，也竭尽所能保留文物的历史风貌。
这一过程少有石破天惊的瞬间，更多是年复一年的监测、
记录与审慎维护，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存续，更是对其价值
和内涵的深入挖掘。随着学术研究推进，学界对龙山石窟
在全真道史与元代艺术史中的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
些成果又反过来指导保护实践的开展。

与此同时，通过设立展示区、出版普及读物、运用数字
化手段呈现石窟艺术等方式，龙山石窟正逐渐向公众展露
真容。让更多人理解其价值，激发公众的保护意识，本身
就是最有效的传承。

走近龙山石窟，凝视这些在时光中渐渐老去的石像，
我们不仅聆听到历史的回响，也见证着当下为守护文明印
记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清史稿》记载：“（傅）山
喜苦酒，自称老糵禅。”“苦
酒”即醋的别称；戴廷栻《半
可集》亦记载，傅山居所“案
头常置三物：笔墨、药罐、醋
坛”，每日晨起，他必先饮一
小盏老陈醋，还称此举能“醒
脾如唤醒良知”，足见醋在傅
山生活中的地位。

傅山的《醋赋》手卷现存
于山西博物院，笔势恰似醋
液奔涌，起笔时的滞涩犹如
新醋初酿的生猛，收锋时的
圆润又仿若老醋的醇厚。文
中“酸能克甘，敛可制放”之
句，表面谈醋性，实则是他处
世哲学的自白。在《题老醋
坛》诗 中 ，傅 山 写 道 ：“ 瓮 底
藏春秋，酸香透竹楼。宁为
苦酒客，不做稻粱谋。”他将
醋坛视作安放精神的容器，
以“苦酒客”自居，鲜明地表
达了对世俗功名的蔑视，以
及对独立人格的坚守。

傅山与宁化府益源庆的
故事，更是一段广为流传的
佳话。明清之际，晋王府毁
于战火，后府内作坊益源庆
重 新 开 设 时 ，邀 请 傅 山 题
字。傅山欣然应允，挥毫写
下“宫廷御醋，世代相酌”。
这一题字不仅是对益源庆醋
品质的高度认可，更令其知
名度大幅提升。

甲申之变后，傅山曾一
度避居北武当山真武庙。山
中道士以莜麦为粮，所酿粗
醋酸涩难咽，然而傅山却视
若珍宝。他在《霜红龛集》中
写道：“北岳瓮中物，酸香破
寂寥。”每日清晨，他必定取新醋一盏，就着山泉水饮
下，还称“此味能涤荡尘心，如观云海忘世虑”。傅山
认为，莜麦蕴含“筋骨之气”，传统酿法未能充分释放
其风味，于是借鉴《齐民要术》中“秫稻必齐，曲蘖必
时”的古法，独创“三蒸三晾”酿醋工艺。将莜麦蒸熟
后，先晾至山风抽干表层水汽，再拌曲发酵，如此反复
三 次 ，最 终 酿 出 了“ 酸 中 带 甘 ，余 味 似 莜 麦 新 穗 ”的
醋。这种带着山林清气的醋，成为傅山在乱世中安放
精神的寄托。其间，他还为莜麦醋题写了“味外之旨”
的匾额。

对于“味外之旨”的含义，学界有着多种理解。一
种观点认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正是指艺术意境所
具有的含蕴不尽，意在言外的特点”，将“味外之旨”看
成诗歌本身意境的审美特点；另一种观点则将“味外
之旨”视为读者再创造的产物，认为“味外之旨指读者
调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感受，体味并最终实现作品
语言文字之外的那个更为空灵飘忽的艺术境界”。

傅山在题跋中写道：“莜麦酿醋，如寒士著书，虽
无华彩，却有真味。”这份将醋与文人风骨相类比的感
悟，让北武当山的醋香从此有了文化的深度。在《北
武当山杂诗》中，傅山留下“瓮底藏山月，醋香引鹤归”
的名句。当山民询问诗意时，他笑答：你看那醋瓮里
的倒影，不正是天上的月亮？而醋香飘出山谷时，连
白鹤都要循着味回来呢。这种将日常风物化为诗境
的智慧，让北武当山莜麦醋的每一缕香气，都成为可
感可触的文化符号。

傅山还秉持“药食同源”的理念，对醋的药用价值
进行了深入发掘。他在《青囊秘诀》中记载，用莜麦醋
调和山中采集的苍术、黄柏，外敷可治“山岚瘴气所致
肤疾”；以醋浸泡松针七日，取汁饮用能“清头目，缓登
山劳顿”。这些将地方物产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智
慧，正是他“医道即人道”理念的生动诠释。在日常应
用中，傅山用老陈醋调和蒜泥外敷，可治疗“风寒湿痹
之痛”；以醋浸泡黑豆，长期服食能“明目补肾，缓腰膝
酸软”。更为精妙的是他创制的“醋泡姜”食疗方，取
老陈醋浸泡生姜四十九日，晨起空腹食三片，能“升阳
化湿，健脾胃而不伤阴”。他还发现，醋在陈酿过程
中，其“酸敛之性”会转化为“温润之质”，因此在《霜红
龛集》中特别注明“入药需用三年老醋，新醋性烈，恐
伤胃气”。这种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让醋的药用价
值得到了更为科学的发挥，也使得醋成为中医药文化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稷王山地处晋南稷山、新
绛、闻喜、万荣、盐湖区交界处，
是农祖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当
地传说，山上有一种神奇的石
子——五谷石。

所谓五谷石，顾名思义就
是石子的外形像五谷。相传，
后稷在教民耕种时，将五谷种
子藏于稷王山，以供子孙后代
使用，时光荏苒，种子便化成了
石子。 1929 年，解梁人李子祥
寻访关于稷王山的故事，当地
老百姓告诉他，“惟山之旁径，
砂 石 之 中 ，一 种 明 亮 之 石 ，纯
粹 玉 质 ，有 似 大 小 麦 颗 者 ，有
似 黍 稷 粒 者 ，有 似 谷 实 者 ，有
似玉蜀黍者，有似芝麻粒，分白
色、麻色者，又有似南瓜（一 名
北 瓜）、西瓜、甜瓜、谷子者，他
如板豆、小豆、绿豆、豇豆之形，
无不毕具。名曰五谷石”。李
子祥后来将这段话记入自己的
《游稷山感后稷教稼之功德记
事》一文，被历史学家顾颉刚收
入 1930 年 出 版 的《古 史 辨》第
二册。

据 传 ，“五 谷 石 ”只 有 在 稷
王塔附近才能找到。当地人传
说 ，寻 找 五 谷 石 时 不 可 说 话 ，

“惟采取时不可言，言之终日不获一”。李子祥曾派人
尝试寻找，“果如所言”，为此大呼惊奇。

清光绪《续修稷山县志》卷一“祥异”记载了五谷石
的异事：光绪四年（1878）大旱，邑侯潘公到稷王山上的
稷王陵祷告祈雨，当地的老者拿出山上出产的五谷石
给他看。那五谷石质地晶莹透亮，极似谷物籽粒。潘
公深以为奇，就把这些石子妥为收藏。第二年冬天，在
临汾任职的好友王某妻子临盆，却一连几天难以生产，
情势危急，向潘公叩求催生药。潘公于是取“厥初生
民”之意，给了五谷石一粒，让王某妻吞服。没过多久，
王某来叩谢，说“吞后生男，左掌握石而下”。

李子祥在《稷山感后稷教稼之功德记事》文末写道：
“神州以农立国，天地先生异人，以养育斯民；功德普
遍 ，天 地 又 产 异 物 ，以 表 彰 异 人 ，气 化 使 然 而 生 五 谷
石。彼白珩大贝，卞玉隋珠，亦无所用之。诚使搜罗探
取，供之本省陈列所、农会研究品题，再输送京津沪汉
博物院，为全世界所注目，尊重中华，推广农业，使人知
山西有后稷神圣，景仰崇拜，稷闻之荣，亦三晋之光。”
他热切期望世人搜罗“五谷石”，并陈列研究，弘扬后稷
文化，让世界注目，为三晋争光。

值得欣慰的是，2009年，稷王山北麓下王尹村发掘
的郭家枣园遗址，以及 2022 年汾河北岸东渠村发掘的
夏时期遗址，均发现粟、黍、小麦、大豆等农作物炭化种
子，这不仅是“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考古学实证，也是
古老传说“五谷石”百年之后的现实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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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晋祠，若想找一处能同时览尽山光水色的绝佳景
致，胜瀛楼绝对是首选。这座藏在晋祠深处的楼阁，是

“晋祠八景”之一“胜瀛四照”的所在地。
胜瀛楼具体建修年月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清康熙年

间补刻的匾额及建筑形制推断，其主体建成不晚于清初，
历经数百年修缮，仍保留着最初的规制与风骨。

作为典型的楼阁式建筑，胜瀛楼的木构特征十分鲜
明：总高 17 米，采用重檐歇山顶，屋脊装饰五脊六兽，正
脊两端螭吻高 1.2 米，垂脊排列 5 尊蹲兽，尽显明清官式
建筑的庄重。檐部采用单翘单昂五踩斗拱，用材规整、疏
密有致，既承担着承托出檐的实用功能，又兼具装饰美
感，是明末清初晋地木构的典型代表。

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基座高 1.8 米，青石砌筑，四
面设台阶，明间前后辟门可穿楼而过；上层面阔三间、进
深两间，四面无壁，仅设木制围栏，妥妥的全景观景台，而
这一设计，也完美契合了它“登高望景”的核心功能。

胜瀛楼最宜在日斜时分登临。落日斜洒，难老泉波
光潋滟，檐角光影摇曳，楼阁四面通透，山光水色层层铺
展。若逢微风徐来，泉水泛起涟漪，意境尤佳。凭栏伫
立，水光山色奔涌眼底，方能体会，晋祠之美，不止亭台泉
石的风物之盛，更在于古建筑、山水与诗文相互交融，沉

淀下来的悠悠文脉。
胜瀛楼的灵魂，就藏在一联两匾里。

“水光射檐动，山色入廊空。”这副对联悬挂于胜瀛楼
一层明间东向檐柱，上联出自清代杨二酉的《胜瀛四照》
诗，1985年由晋祠博物馆书法家赵宝琴设计摹刻，由甘霖
黄苗子题书，字体为大篆，既有杨二酉书法的清劲秀丽，
又兼具黄苗子题字的舒展大气。水光射檐动：难老泉的
波光映日，光影跳荡在檐角，仿佛屋檐也随波摇曳；山色
入廊空：悬瓮山的翠色漫入廊中，楼内楼外浑然一体，空
灵悠远。十个字便将晋祠的山、水、楼、光融为一体，动静
相生。

两副匾额是“胜瀛”和“栖云”。
东向二层檐下的“胜瀛”，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补

刻，长 2.18 米、宽 0.89 米。“胜瀛”二字源自《史记》东海三
仙山传说，意为楼中所见晋祠美景，胜过瀛洲仙境，与明
代于谦“悬瓮山前景趣幽，邑人云是小瀛洲”的诗句不谋
而合。 西向二层檐下的“栖云”，由清代大陵郑永思题书，
长 1.92米、宽 0.73米，“悽”同“栖”，取自《淮南子》“云气栖
于楼阁”的典故，暗合晋祠“山西小江南”的水景特色。二
匾工艺为阴刻填金，即便在 20 米外，字迹也清晰可辨，尽
显清代匾额制作的精湛技艺。

初来山西的外地人，听老乡扯着嗓子喊“做甚嘞”，总觉
得粗犷、生硬，少了些温软。其实，晋语藏着半部古汉语，唐
诗宋词、元曲杂剧里的那些字词，在山西人的嘴里，是活的。

先说时间。
山西人管今天叫“今日”，《论语》里“今日之事”，《孟子》

里“今日病矣”，跟山西人说的“今日不舒坦”一个味儿；管昨
天叫“夜来”，就是孟浩然《春晓》里“夜来风雨声”的那个“夜
来”；管去年叫“年时”，辛弃疾词中“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
西园”，一个“年时”，比“去年”多了几分光阴的感慨。

天上的东西就更雅了。
太阳叫“日头”，《西游记》里就这么说；月亮叫“月明”，

中秋夜，一个老农蹲在窑洞前，看着天上的月亮，随口一句
“今儿个月明真圆”，分明就是唐诗的骨血。星星叫“星宿”，
《水浒传》里有“上应星宿”，“看星星”在山西娃嘴里是“数星
宿”，一下子把天文学拉回古代观星台。

这些词，就是晋语炕头上的家常、赶集路上的闲话。
再说衣食住行。
山西人管衣服叫“衣裳”。古人上衣下裳，“衣”指上衣，

“裳”指下裙。《诗经》云：“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三千年前的
周朝雅音，如今还在山西人的嘴边挂着：“洗衣裳”“穿新衣
裳”——这哪里是土？

管口袋叫“倒插插”。古人的袖子宽大，里面缝着口袋，
口朝腋下，东西放进去不容易掉出来，这叫“倒插”。汉唐的
士人从袖中掏出书信，那袖中的暗袋，就是“倒插插”的源
头。管学校叫“书房”，古时候私塾就是书房，“送娃去书
房”，比“送孩子去学校”多了几分对知识的敬畏。管垃圾叫

“恶色”——“恶”是污秽，“色”是东西，“恶色”即脏东西。
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些动作里的古意。
山西人说拿东西、扛东西，用“荷”字。陶渊明《归园田

居》：“带月荷锄归。”现代汉语里，“荷”只剩下“荷枪实弹”这
样的成语了。可在山西，“把锄头荷上”“手上荷的是甚”——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雅趣，至今还在黄土高坡上延续。

山西人说慢慢走、轻轻放，用“款款”。杜甫《曲江》：“穿
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一个五大三粗的山西汉
子，对自己女人说“款款地把碗放下”，那粗犷里忽然就有了
诗的柔软。

山西人说饿，用“饥”：“肚子饥了。”《孟子》里“饥者易为
食，渴者易为饮”，就是这个“饥”。你听老人说“饥了”，就比

“饿了”多了一层古意。
山西人说可笑、好玩，用“失笑”。《史记》里“诸君无意，

则寡人失笑矣”，一个词，连接了太史公和现代山西人的幽
默感。

还有“悫”字，晋南人用来形容人老实、厚道。“那人悫得
很。”《说文解字》：“悫，谨也。”这个字在普通话中几乎绝迹，
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认识，可在山西农村，目不识丁的老农却
能随口说出。

称呼和疑问词就更见古意了。
山西人问“什么”说“甚”，“干什么”就是“做甚”。辛弃

疾《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这个
“甚”，比“什么”老了千年。

山西部分地区问“谁”说“孰”。“孰叫你来的？”《论语·
公冶长》开篇“孰谓微生高直？”用的就是“孰”。当山西人说
出“孰”的时候，孔子的声音穿越了两千五百年。

最绝的是“兀的”。元·关汉卿《窦娥冤》：“兀的不痛杀
我 也 ！”“ 兀 的 ”在 山 西 话 里 既 是“ 这 么 、那 么 ”（“ 你 兀 的
办！”），又是感叹词（“兀的，还在这哩！”），这是最正宗的元
杂剧口语。还有元杂剧中常见的“一壁厢”。“滚的一壁厢
去”，王实甫要是活过来，听见山西人这么骂人，大概会觉得
亲切。

情绪的表达，山西话里也有古雅的一面。
“恓惶”一词，在山西话里极为常用。唐·韦应物《简卢

陟》：“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元·王实甫《西厢记》：“恓

恓惶惶，眼眼在人伦上。”山西人说“看他恓惶的”，是同情他
可怜；说“忙得恓惶的”，则是形容忙碌不堪。一个“恓惶”，
道尽了生活的辛酸与不易。

骂人也有古字。“啳”（jué）就是骂，“挨啳”就是挨骂。
柳青写《种谷记》时还得专门解释这个字。

还有那些更生僻的——舁（抬）、餔（吃）、敹（缝补）、搲

（舀）、潲（雨斜落）、坌（灰尘）、憷（害怕）、滗（沥水）……每一
个字都曾在古代典籍中端端正正地坐着，如今在山西人的
柴米油盐里依旧生龙活虎。

古雅的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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